
油
菜
花
黄

□

胡
玲

前
浪
与
后
浪

□

青
丝

2020年 5月 22日 /星期五 /�区域新闻全媒体编辑部主编 /责编 李素灵 /�美编 丘淑斐 /�校对 谢志忠AA2200【西湖】 E-mail:wbfkblsl1@ycwb.com

故
乡
亦
他
乡

□

陈
树
龙

母亲在她相对还年轻的时
候，就显得与众不同。 工余时间，
一群女同事聚在一起， 常常聊自
家孩子。一般都是“瘌痢头儿子自
家好”， 不过直通通地自卖自夸，
总会有些别扭。 于是她们便会像
给领导提意见一样， 语气上像是
批评，内容都是赞美。

母亲是个老实人，不懂得明
贬暗褒，她总是实实在在地抖落
我们的短处， 于是如同田忌赛
马，我们成了最差的孩子。

“看看小明，这么小就会烧
菜了；阿宝，会给他妈捶背……”
直到我们走上社会，“别人家的
孩子” 还一直被母亲挂在嘴边。
她这不是激将法，是真心觉得我
们比不上任何一家的孩子。

直到母亲快退休了，她似乎

才幡然醒悟。 因为目睹某个很听
话的“孩子”， 犯盗窃罪坐牢去
了；某个很能干的“孩子”，快 40
岁了，还率领一家三口集体啃他
爹妈的老。 有一位亲戚的四个孩
子倒是个个出息，最差的资产也
过了千万。 可他中风之后，只有
过年期间，孩子们才会礼节性地
来看他一会儿，以至于他常常独
自垂泪……

“其实我们家几个孩子都还
算不错……”母亲给我们平了反，
继而自我反思， 常常自责成熟得
太晚，以前常拿别人家孩子说事，
影响了我们自信心的培养， 以至
于我们事业上都很平庸。

亡羊补牢， 母亲开始了 180
度大转弯。 常常搜罗别人家孩子
混得不好的案例， 以此安慰我

们。
“小志你记得吧？ 以前他学

习成绩比你还好。 8 年前下岗
了， 现在在小区当保安， 对班
倒，一天上班 12 个小时，才拿
3000 多月薪……” 那天母亲对
我说。 她说的那人，我只能隐约
记得他 12 岁时的模样， 都 40
年过去了，从无来往。 他混得好
与不好， 根本影响不了我的心
情。 不过为了平复母亲的歉疚
之心， 我还是配合着做出喜闻
乐见的表情。

母亲与父亲的关系一直不
太好，几十年来大多数时候都陷
入冷战，这其实比那些整天吵架
的夫妻更糟糕。 我想假如换成现
在这个年代，他们结婚不到 7 年
就会离婚。 不过自从 3 年前父亲

患了结肠癌， 两人关系大有改
善。 身患糖尿病、心脏病等多种
疾病的母亲，以前不忌口、不注
重营养，这两年讲究多了。 而且
每天早晚都会出去锻炼，虽然已
经 80 多岁，步行数可与一些 60
多岁的后生相当。

“您总在说活够了，不求太
长寿，怎么心口不一啊？ 您这是
想奔着 100 岁做努力啊！ ”散步
时有老邻居打趣道。 母亲对于
自己的诚实度很看重， 不容别
人质疑。 于是给人解释，若是一
个人， 她活 80 岁都嫌多了点。
可是父亲大 肠 小 肠 都 被 切 除
了，靠人造的“造口”排便，每天
搞得身上臭烘烘的， 得有人给
他清洗……

“现在一个伺候重病老人的

护工，怎么也得月薪六千。 我家
老头子脾气古怪，又得比别人给
得多， 才会有护工肯接这个活。
他退休金不过三千八， 全给人
家， 只够人家干半个月……”母
亲给老邻居算起了经济账。

“我得咬牙坚持，我如果先
死了。 孩子们就苦了，他们也都
不容易，不能给他们添负担了。 ”
母亲说。

听邻居转述母亲的这些话，
我们感慨良多。 一段低质量的婚
姻， 硬是被母亲整成了白头偕
老，着实给我们上了一课。 我们
得抽出时间，替她多分担一点照
顾父亲的责任。 假如有一天父亲
真走了，希望她还能坚持，为了
让我们晚一些难过，就咬牙坚持
活到 100 岁吧！

今春， 晒花的朋友特别
多， 疫情阻滞了出游脚步，
身边的花草成为最便捷的
寄情方式。 我也加入了拍花
队伍，拍着拍着，就发现一
些不知名的杂草 ， 也能开
花。

小区后面有一块荒凉
的田地，我在那里邂逅到漂
亮的一年蓬。 一簇一簇，开
白色或淡紫的小花，披针状
发散的花瓣托起黄色的花
朵，在风中轻轻摇曳。 远远
望去， 好像雏菊那般清新、
文艺。 忍不住采下一把，回
家插在细口瓶里，房间顿时

“蓬荜生辉”，平凡的杂草也
能散发惊艳之美。

这些日子，我时常去拜
访楼下的一棵香樟树，为其
清淡的香味，也为树下粉嘟
嘟的小花。 绿叶衬托之下，
格外娇美，它们有一个好听
的名字：酢浆草。 白天看它
们， 五枚花瓣向光展颜，黄
昏时再去探它们，花瓣已像
雨伞一般收合起来。 天亮绽
放，天黑闭合，酢浆草好像
戴了块小手表， 作息规整，
仿若朝九晚六的上班族。 五
一节回乡探亲，在母亲家楼
下又看到一片酢浆草，漫山
遍野，美得令人窒息。 微不
足道的小花，聚沙成塔就有
了灼灼气势。

母亲在这个小区住了
有十年，我年年回来探她好
几回，若非今年突然爱上花
草树木，我并不知道，小区
里还有通泉草。 它的花比酢
浆草还要小， 非得蹲下来，
才能看清它们的容颜。 紫色
的花房， 托起白色的花朵，
星星点点，仿佛停歇在草叶
上的小蝴蝶，点缀了色调单

一的野草堆。 这种小花，同
酢浆草一样，注定只能做背
景板，决不会像芍药或者牡
丹那般大紫大红。 但世间精
彩，贵在美美与共。 大紫大
红是一种美，低调淡然也是
一种美。 每株小草都有自己
的独特价值，譬如通泉草就
可入药，清热解毒。

在小区路旁，我还看到
一种杂草之花，白色 ，带香
气， 用植物 APP 识别了一
下，名叫：白车轴草，又名三
叶草。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
三叶草。 我俯身观察，叶子
果然是三片 。 三叶草的花
语， 一片叶子代表爱情，一
片代表健康 ， 一片代表希
望。 那一刻，我就埋头车轴
草中，想找到一枚四片叶子
的三叶草，“If� you� find� a�
four-leaf� clover,it� will�
bring� happiness” （如果你
发现了四叶草 ，它会给你带
来幸福 ）。 小草里也蕴含浪
漫和诗意。

初夏，我还陆续发现了
另外几种草花 ： 白花紫露
草 、筋骨草 、虎耳草……逐
一做了植物笔记。 日本园艺
家柳宗民说，人们总是习惯
将不知道名字、长得也不够
漂亮的草统统归为杂草，它
们生长在田间、路边、河畔，
因太过寻常而被熟视无睹。
但其实每一棵小草都有自
己的美丽与功用 ， 它们可
赏、可食、可入药，没有一种
草，该被叫做“杂草”。

大自然的魅力就在于有
无穷无尽的未知。 那些细微
的美好需要我们用心去寻
找。 你看风在摇它的叶子，
草在结它的种子，它们站立
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从没出过远门的我，一
下子要到两千多公里外的
西安求学。

那天， 母亲五点钟早
早起床，刷牙洗脸后，点燃
几支香，到天井的“天地父
母”前跪拜，接着又在祖先
的灵牌前跪拜。

母亲虽然轻手轻脚 ，
但还是吵醒了我。 或许是
兴奋， 我整晚都在半睡半
醒中，我看了看时间，五点
半。 车是六点三十分开往
广州的， 我还要到广州转
火车。 我也起床了。

母 亲 看 见 我 走 下 楼
梯，问我，怎么不多睡一会
儿呢？

我说，反正也睡不着，
早点去车站也好。

母亲说， 那你刷牙洗
脸去，我给你做早餐。 本来
刚才要做的， 怕等你起来
冷了不好吃。

我 刷 了 牙 洗 了 脸 出
来， 餐桌上摆着一碗热腾
腾的鱼丸方便面， 鱼丸是
老家的特产， 鱼丸方便面
是我的最爱。

母亲说，不够还有。 我
多煮了一些， 你爸也快起
床了，也可以吃。

吃完了早餐，母亲说，
你也拜一拜祖先吧。

我 接 过 母 亲 递 来 的
香，跪在祖先灵牌前，母亲
口中念叨着， 阿龙孙仔要
去西安上大学， 请祖先保
佑阿龙孙仔一路平平安
安！

父亲也吃完了早餐 ，
母亲拿出一个空碗， 用火
柴点燃了一道“符头”烧在
碗里，用温开水一冲，喊我
喝了。 我皱了皱眉头，不想
吃。 母亲说，这是我昨天去
求的， 保佑你一路平安到
达西安，赶紧把它喝了，还
有一道“符头”带在身上，
到了西安也烧了冲水喝。

我提了行李箱， 父亲
推单车出家门口， 让我把
行李箱放在单车后架上。

母亲站在门口， 笑着
说，跟你爸慢慢走过去吧，
还有时间。 记得常写信回
来哦。

我和父亲刚起步走，
母亲就进屋了。

后来我听弟妹说，母
亲一进屋就哭了， 还断断
续续哭了好几天呢。

往后每一次出远门 ，
母亲都要早早起来，拜“天
地父母”拜祖先，给我做早
餐，就是不用喝神符水了，
那是我提议的， 母亲也采
纳了。

2012 年的春节， 回老
家过年。 母亲看着我那两
个可爱的孩子， 脸上一直
挂着笑容。 因为生小孩的

缘故， 我已经两年没回家
过年了。

母亲在 2005 年脑中
风后行动不便， 她不敢抱
他们， 我把小孩放在她的
怀里， 让她象征性地抱了
一下， 母亲的脸上乐开了
花。

年初四那天下午，我把
车开到家门口，搬完行李，
老婆带小孩到客厅跟母亲
说再见，我也跟母亲说，我
走了。 母亲说，慢慢开，别
急！

我点着火，正准备开车
时， 母亲蹒跚着来到家门
口，我摇下车窗 ，回头看，
父亲扶着母亲， 母亲一手
拄着拐杖， 一手在向我们
摆手，眼中满是泪水。

车子没开多远，我的视
线就被泪水模糊了， 老婆
递给我一张面巾纸。

2020 年 4 月， 办完父
亲的丧事， 上午弟弟全家
回广州了， 我们定了下午
回惠州。

中午，我带老婆和俩儿
子上三楼的阳台拍照 ，背
景还是老家的“甲子八景”
之一的擎天石， 我家的三
楼阳台是擎天石的最佳拍
摄点， 以前很多人到我家
来借拍这一景色。 我对俩
儿子说，记住，我们的家在
擎天石下， 这是我们的老
家，生爸爸养爸爸的地方！
儿子似懂非懂地点头。

去年弟弟回老家，为了
让我和弟弟的三个小孩子
都有自己的独立房间，特
意整修了一 下 老 家 的房
子，还添置了一些家具，但
因为父亲走得急， 有些还
来不及打开包装。 我从三
楼到一楼转了一圈， 检查
关好门窗。

母亲在 2016 年底走
了，父亲现在也走了，房子
也没人住了。

我们把行李搬到车上，
关上木门，锁上铁门，把钥
匙托付给叔叔。

我站在家门口，再次仔
细看看这座房子。 这是父
亲 1989 年翻建的祖屋，是
他一辈子的心血和骄傲 ，
如今它变成 了 一 座 空 房
子。

往日我离开家，父母亲
总会站在家门口， 目送我
们高高兴兴地回惠州 ，而
今大门紧闭， 目送我们的
是那熟悉的铁门和木门。

我准备开车时，叔叔过
来问我，几时再回来？

我一时竟不知如何回
答，想了想说，春节吧。 春
节回来！ 俩小孩还想着回
来爬雷公石呢。

雷公石是擎天石下面
的一块大石头。

读书的时候，有个女代
课老师刚从师范出来 实
习， 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几
岁，她的口头禅是“你们这
一代人”，从讲台上望着我
们的那种老气横秋的 眼
神， 就像一个已经抵达沙
滩的前浪， 在用一种超然
的目光注视着仍在奋力推
进的后浪。

多年以后， 我逛书市
时偶然看到这个老师 ，她
已经不教书了，成了书商，
正和几个相邻的老板在店
门口支桌子打麻将。 看起
来，她和“我们这一代人”
并无两样。 我不由想起美
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
德提出的代沟概念， 人与
人有代沟， 从来不是因为
年龄，而是从价值观、文化
态度、审美趣味、生活方式
上衡量， 只有思想行为相
似的人，才是同代人。 也就
是说， 理解他人的最大障
碍，从来不是前浪后浪，而
是过度的自我中心主义 。
以“前浪”或“后浪”的身份
进行自我优越， 其实是孟
浪。

更确切说， 前后浪是
一种相辅相成关系， 而不
是谁把谁拍在沙滩上。 就
像 20 世纪的巴黎，25 岁的
麦道克斯·弗德遇到了 45
岁的王尔德，25 岁的海明
威又遇到了 50 岁的麦道
克斯·弗德，25 岁的塞林格
与 50 岁的海明威相遇，58
岁的海明威对着素不相识
的 30 岁马尔克斯挥了挥
手，道声“再见，朋友”。 每
当出现新旧接替，如果“前
浪”足够聪明，就应适时地
让出 C 位， 后退一步观察
自己。 而对于“后浪”来说，
有“前浪”从始至终在前面
引领潮流，探索新的路径，

既为自己树立了榜样，也
更容易循着“前浪”的轨迹
走向成功。

思想深邃的“前浪 ”，
也能更好 地 发 现 并 理 解
与“后浪 ”之间的隐藏关
系。 上世纪 50 年代，英国
女诗人伊迪丝·西特维尔
以着装古怪 、处事挑剔闻
名，纽约《生活》杂志在她
访美期间， 有意安排 66
岁的西特维尔与 27 岁的
梦露见面 。 这时的梦露 ，
正值人生最美好的年华 ，
风华绝代 ， 魅力四射 ，西
特维尔则年老古板 ，如同
严谨恪守 清 规 戒 律 的修
女。《生活》杂志想看两股
逆向而行的前后浪 ，会激
荡出怎样的海啸。

然而， 二人却彼此相
投 ，梦露以阅读过的欧洲
文学作品 向 西 特 维 尔 请
教 ，畅谈自己对于世故人
情的感受。 西特维尔也惊
讶于梦露的涉猎广泛 ，喜
欢她的直率真诚 ，这些特
质 ，强化了二人建立的友
谊 ，令一心想要看笑话搞
个大新闻 的 娱 乐 记 者 十
分失望。 西特维尔虽然终
身未婚 ， 也不接触男人，
但她凭着 自 己 的 生 活 经
验 ，看到了光鲜背后的隐
痛。 她把梦露脸上一闪即
逝的愁容，比作是《哈姆
雷特》里投水而死的女主
角奥菲利娅的纯真幽灵 ，
准确地道 出 了 梦 露 正 在
经历的巨 大 困 惑 和 精 神
痛苦。

对于不同的个体而言，
前后浪只意味着不同的年
龄阶段，就像 2017 年诺奖
得主石黑一雄说的：“人重
要的不是年龄，而是经历。
有的人活到了一百岁，也
没有经历过什么事。 ”

人间四月天，花红柳
绿，春和景明。 披着一身
浓烈的春意，去乡村看油
菜花。

村庄的四月，油菜花
是当之无愧的“最佳女主
角”，山脚下、小路旁、房
舍前，全是她们金黄色的
倩影。

金灿灿、黄莹莹的油
菜花， 铆着劲尽情盛放
着，她们迎着春风，顶着
暖阳，你挨着我，我挤着
你， 密密匝匝簇拥在一
起，开得热热闹闹，欢欢
喜喜， 犹如万千只黄蝴
蝶停驻在油菜梗上，在
进行一场选美的盛会；
像一群活泼可爱的小精
灵，穿着金色连衣裙，在
阳光下翩翩起舞 ， 裙袂
飞扬。

成片的油菜花，汇集
成一片明亮、鲜艳的金黄
色， 肆意向周围伸展、蔓
延， 如金色火焰在燃烧、
奔腾，蔚为壮观。

暖阳清浅映照花间，
那一片油菜花像一匹巨
大的金丝锦缎横铺在花
园村的大地上， 金光闪
闪，明艳动人，耀眼的光
芒晃得我的眼睛都睁不
开。

油菜花香四溢的田
地里， 成群结队的蜜蜂、
蝴蝶在花间载歌载舞。 蜜
蜂们扇动着薄翼，嗡嗡唱
着歌儿， 在油菜花间穿
梭、采蜜，乐此不疲；美丽
的蝴蝶们，时而在花上展
翅起舞，时而亲吻着娇嫩
的油菜花蕊，像多情的姑
娘向久别的恋人诉说着
相思之苦。

漫步油菜花间，徐徐
穿行在金色花海里，弥漫
于油菜花瓣之间的花粉
沾满了我的衣襟，转瞬全
身便沾染着丝丝缕缕的
油菜花香。 久居闹市，便
对住在油菜花边的村民
生出几许羡慕来，油菜花
一直开到了他们家门口、
屋子前，清晨，他们一推
开门，便能看到一幅澄澈
金黄的水粉画。 黄昏，结
束了一天的农活，他们悠
闲地坐在开满油菜花的
春光里， 伴着蜂飞蝶舞，
听着啁啾鸟鸣，嗅着醉人
花香，吃着饭，喝着茶，唠
着家常，一副恬美的田园

山水画便在天地间自然
生成。

一阵清风拂过，油菜
花随风摇曳，一层层金色
的花浪向四周滚滚涌动
着，浓烈的油菜花香夹杂
着泥土的芬芳随风飘荡，
直蹿进我的内心深处，这
久违、熟悉的味道顿时让
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幼时，故乡不远处便
有大片美丽的油菜花。 每
逢春季，那铺天盖地的金
黄便在天地间燃烧，流
窜，整个村庄都沉浸在浓
郁的油菜花香中。

早上去学堂，我不走
大路，偏偏选择了满是油
菜花的小路。 在油菜花间
穿梭，心便随着金色的花
影飞扬起来。 偶尔，有几
只蝴蝶从油菜花间飞到
小路上，我背着书包伸手
去捉，蝴蝶惊着了，仓皇
飞入花丛中，淹没在一片
无边金黄里，我再也寻不
着了，脑子里突然冒出了
几句古诗：儿童急走追黄
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放学后，我和同伴们
不回家，油菜花田成了我
们幼时的乐园，我们在花
间嬉戏、捉迷藏。 女孩儿
编个油菜花花环戴在头
上，男孩儿采一朵油菜花
别在耳朵后。 我藏在一人
多高的油菜花里，屏息不
动， 很长时间过去了，同
伴们找不到我，便忍不住
动了一下，晃动了旁边的
油菜花，金黄色的花浪如
涟漪般一圈圈向外波动，
伙伴们就霎时将我捉住
了。

古往今来，人们咏菊
赞梅，歌唱茉莉，颂扬百
合，却很少有人将目光放
到油菜花上。 油菜花虽没
有牡丹的雍容华贵，没有
荷花的高贵圣洁，没有桃
花的妖娆艳丽，却质朴清
纯， 弥漫着泥土的气息，
她们是农人和大地共同
孕育的女儿，她们身上有
着农人的质朴和谦卑，有
着大地宽广的胸怀。

农人们用长满粗茧
的双手将油菜种子撒向
广博的大地， 亲手施肥、
浇水、除草，像爱护自家
孩子般疼惜 、 呵护着她
们。 然后静静地等待着她
们长大、开花、结果，如企

盼自家孩子长大成才一
样殷切、虔诚。“麦苗儿青
菜花儿黄”饱含着农人丰
收的渴望，农人对油菜花
有着最原始、最本能的热
爱，就像诗人白莲春所说
的：我常常静静地守着油
菜花，面对面地，像守着
一个亲人。

油菜花秉承了农人
的大气，她们绝不独自绽
放，一个人出风头，她们
深谙一花绽放不是春、独
美不如众美的道理，她们
是一个和睦的集体，从出
生到谢幕，她们都紧紧地
抱在一起，要开花大家一
起开花 ， 要美大家一起
美，要好大家一起好。 每
逢三四月，她们像相约好
了似的， 齐刷刷一起绽
放，用团结的力量装点着
大地的美丽。

天性自由奔放的油
菜花，自由自在地生长在
大地之上， 仿若空谷幽
兰，独自散发着属于自己
的那份清香，短短二三十
天的花期内，油菜花竭尽
全力开花，回馈着整个大
地。 花谢后，她们默默无
闻地结果，孕育成丰硕饱
满的油菜角，里面包裹着
她们的孩子———油菜籽
儿。 油菜籽是油菜花馈赠
给人们最好的礼物，她们
可以榨出香浓的菜籽油
来。 千百年来，那琥珀色
的菜籽油滋养着人们的
生活， 人们炒菜做饭，煎
炸蒸煮，都离不开她们。

漂泊在异乡的游子
看见异乡田地里的油菜
花 ， 心中便会油然滋生
出丝丝亲切感 ， 风中摇
曳的油菜花像是在冲着
每个漂泊的游子颔首微
笑。 见到油菜花，像是见
到了故乡的亲人， 闻到
了故乡泥土的气息 ，温
暖无比。

立夏日 ， 与朋友去郊
外。

前夜刚下过雨，周遭都
是湿漉漉的，很丰盈。 穿行
其中，欢喜溢满心田。

初夏时节， 万物繁盛。
路旁菜地里油菜籽压弯了
枝干、 韭菜在风中摇曳、小
白菜正嫩、四季豆豇豆棚架
已经搭好……紧靠路边种
有蚕豆，胀鼓鼓的豆荚已近
成熟，一个个挂在稀疏的豆
叶间， 忍不住摘了两个，剥
开来看到两颗绿油油的豆
米， 一副酣睡宝宝的模样。
朋友说起幼时在地里剥豆
米吃，我依稀只有一两次成
年后的记忆， 也极为深刻。
于是,� 将蚕豆放进嘴里，咬
下去，微微有点发硬，不够
水嫩。 这个时候的蚕豆更适
合和韭菜、 酸菜一起炒来
吃，或者剥掉外皮炒鸡蛋做
鸡蛋汤，这才是正宗初夏之
味。

说到初夏的味道，几个
人热烈讨论起来。

比如应该有色彩最美
的炒苋菜。 我幼时爱用苋菜
汤拌出一碗红红的白米饭，
欢天喜地吃下去。 后来读到
郑板桥心里最爱“白菜青盐
苋子饭”，陆游赞美“羹惟野
苋红”， 便觉得平常的苋菜
能入诗入文，有了格调。

当然要来一盘“炕土
豆”， 大拇指头大小的土豆
被小火慢煎至四面金黄，撒
上葱花，外焦里粉，香气四
溢诱人食欲大开。 或者挑几
个粉嘟嘟的西红柿，炖一锅
西红柿土豆汤，打开你的味
蕾，让你的味觉来一次小清
新的体验。 糖蜜西红柿也不
错，很多人其实最爱的是盘
底带着白砂糖的汁水，甜中
带酸，酸里藏甜。 生吃西红

柿， 也是一代人的美好情
节，那汁液饱满的每一口都
写满青春的美好。

刚刚冒出头的南瓜尖
（嫩南瓜藤蔓 ） 肯定不能缺
席，撕掉茎杆上带茸毛的外
皮，焯水掐寸段加红椒丝爆
炒，或者凉拌，再或者切碎
末加干红椒炝炒，如果想吃
纯粹的野趣，洗干净直接下
锅，无论哪种做法，都能让
南瓜叶的清香弥漫在唇齿
间。

再来几个翠绿的本地
青椒， 瘦瘦弱弱的样子，最
适合做虎皮青椒 ， 一点辣
味，更有一股清香。 还有淡
青色的豆角 、 白嫩嫩的藕
带、紫莹莹的茄子……

刚连蒂摘下来的本地
小籽枇杷自然不能少，微酸
带甜，才是最本真的初夏之
味。 要专门挑四五颗一起的
几枝， 拿来摆在案头作清
供，有夏之初韵。 杨梅也要
算在其内，看着乌红色的那
一颗便会口舌生津，指甲被
饱满的汁液染得紫红，舍不
得洗掉，恨不得放进嘴巴里
吮吸几下才对得起。 还有樱
桃、葡萄、白瓜，还有屈子故
里的伦晚橙，都是大自然给
予的初夏宝物。

正说得热烈，发现居然
有人在公路边卖花，双排座
车的拖箱里摆满了鲜花，月
季、金银花 、兰花……最喜
欢一盆长满了花苞的无尽
夏，想象着再过几日花满枝
头，对花香浸润的夏日不禁
多了几分期待。

我暗想，此时如果转身
看到一女子身旁摆着满满
一篮栀子花，五六朵捆扎成
一把，花儿洁白叶子油绿悦
目赏心，这初夏之味便更臻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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